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最 新 披 露
宋庆龄: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斯大林同志。
郭沫若:我有几个问题,是不是允许我提出来
问斯大林同志?
斯大林:当然可以,请吧。
郭沫若:最近我读了您的著作《苏联社会主义
经济问题》,其中说得[的]“封建制度的基础⋯⋯是
封建的土地所有制”。我觉得这个提示不仅表明了
封建制度的本质,同时似乎也可以作为划分社会
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准。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,是因
为在中国,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问题,有很大
的争论。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封建社会究竟从什么
时候开始的问题,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,其
间的相差竟达到一千多年。有一个困难的问题,就
是耕种田地的奴隶和封建制度的农奴,往往是容
易混淆起来,不能区别的。
斯大林: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各个社会发展
阶段的确是各不相同的。但是研究奴隶制和农奴
制的不同,还是应该看奴隶的性质:在奴隶制度
下,生产工作者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,屠
杀的奴隶;在封建的农奴制度下,生产工作者是封
建主已经不能屠杀,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。
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该研究纯粹的社会状
态,而不应该去研究那种发生了变化的状态。研究
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形,而不应该机械地只是根
据文件或书本来说明问题。
最近我看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些“理论家”的文
章。据这些“理论家”说:印尼现在不存在封建制
度,因为印尼的宪法规定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,
这样在印尼便没有封建地主了。你们看:这是什么
“理论”?这不过是辩护士的理论罢了。其实,他们
之所以要说印尼没有封建制度,是因为他们害怕
要在印尼实行土地改革。
郭沫若: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,我还想问一个
问题:社会发展是否可以跳跃式地发展?
斯大林:可以的。这要看情况。例如一个民族,
它的邻居——另一个民族很进步,那么,在它的邻
居的强大影响下,这个民族便可以跳过一定的社
会阶段而发展。例如,苏联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就
是这样。
(按:我知[之]所以提出这个问题,是因为有
一位苏联的历史学家说:苏联的中亚细亚各民族,
自原始公社制度即直接进入农奴制,而越过了奴
隶社会的阶段。但因为我对中亚细亚各民族的历
史没有研究过,所以没有进一步请问斯大林同志。
但我认为:斯大林同志的话,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
一个很好的补充。马克思说: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跳
跃,那是在无外来影响下的一般情况;但在外来的
强大影响之下,事实证明是可以跳跃的。)
郭沫若:我正在从事和平运动方面的工作。我
感觉到和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存在着微妙
的关系。在进行民族独立斗争时,宣传和平颇有困
难,因为容易妨碍到战争动员工作。因此,我们感
觉到在和平运动中,适当地照顾到民族独立问题,
以免使这两个运动互相对消。因此,我们在亚洲及
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,曾通过了尊重民族独立
问题决议。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朋友们,颇以为我们
的要求有点过高。但这一次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
平大会上,又一次提出了尊重民族独立的问题,而
且获得通过。足见在和平运动中适当提出尊重民
族独立的要求,是有必要的。
斯大林:不好,这样不好。和平运动应该就是
和平运动,它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维护和平,不
应该把民族独立的要求加进去。我们的和平运动
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括[阔]的。如果把民族独立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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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加进去,人家就会说我们要求和平不是真诚的。
这样,有些人就会不来参加和平运动了。你懂得这
个道裡[理]吗?
郭沫若:这个道裡[理]我是懂得的。但是我觉
得到了现在,民族独立的要求在殖民地国家与殖
民国家之间,似乎没有那么尖锐的对立了。因为美
国的战争政策不仅侵犯着殖民地、半殖民地等附
属国家的独立主权,同时也侵犯着殖民国家,如
英、法等的独立主权。所以英、法等国的人民一样
在要求独立主权的尊重。在今天适当地提出,似乎
是可以的。
斯大林:不好。和平运动应该就是和平运动。
这个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有发动战争的危险的
国家,是美国、英国和法国等等国家。这个运动的
目的是要争取这些国家的广泛的人们来参加我们
的运动,连资本家也要争取,以便孤立战争挑拨
者。如果在和平运动中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,就将
达不到这个目的。
郭沫若:是否还应该照顾到区域性的不同?
比方在亚洲,大多数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独立的
要求,是否要照顾到这种要求,以便顺利地开展和
平运动?(我并且举出了最近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
会上朝鲜、越南两个代表团不满意大会未把解决
战俘问题办法及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写入宣言的事
情。)
斯大林:不好。你们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。民
族独立的工作,要另外来做。你懂得这个意思吗?
郭沫若: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我懂得了。我还
有一件事想请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,这问题我已
向法捷耶夫同志提出过了。这个问题就是:约里
奥·居里表示想要到中国去,如果法国局势更恶
化,以致他不可能再在法国活动的话。这样他可以
一方面帮助中国研究科学,另一方面仍可领导和
平运动。斯大林同志对这件事的意见怎样?
斯大林:(把铅笔搁下了一会[儿],然后继续
在纸头上画,声调高了一些):法国朋友太感情了。
法国的局势不会变化得像所说的那样利[厉]害。就
是局势变得再坏些,他为什么就那样容易地考虑
离开自己的祖国?他应该学习日本的德田球一同
志的榜样,他在祖国工作下去,一直坐了十几年监
狱。他做和平运动有什么不好?法国政府要逮捕,
就让它逮捕吧。要坐监,就坐监吧。我想,用不着十
多年,法国就可以解放了。他也应该学习一个法国
的女孩子的榜样,她为了阻止法国政府把军火运
到越南去屠杀越南人民,而卧在铁轨上。他当一个
民族英雄,这有什么不好?我假使是约里奥·居里,
无论环境怎样恶劣,我是决不轻易离开自己的祖
国的。
你们不应该劝他逃亡。
宋庆龄:时间已经很晚,我们应该告辞了。
斯大林:不要着急嘛,要好几年才能见一次
面。哦,还不只好几年呢。
宋庆龄:是的,我在一九二七年曾会见过斯大
林同志。斯大林同志还记得吗?
斯大林:怎么不记得,我们不是在加里宁同志
的家里见面的吗?你看,我们要二十五年才能见一
次面呀。
宋庆龄:斯大林同志那一次的指示,我始终没
有忘记。那时我问斯大林同志:我回到中国去后应
该做些什么工作?斯大林同志说:你应该做一切你
能够做的工作。
不过,我们很怕斯大林同志会太疲劳了。
斯大林:你要使我疲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郭沫若:你的时间是很可宝贵的[“可”字是多
余的]。
斯大林:我们这样谈也很有意义啦。不过,你们
一定要告别,那也是可以的。那么,就下次再谈吧。
郭沫若:宋庆龄先生决定在明天乘火车离开
莫斯科返国;我决定乘飞机回去。
斯大林:哦,走得那么快吗?我本来要请你们
吃饭的,这样也来不及了。
费德林同志,要告诉他们给宋庆龄先生挂一
节专用的车厢。
谈话至此,我们即告辞而去。在将近两小时的
谈话中,斯大林同志足足画了三张半纸头。
(廖盖隆笔录,郭沫若校。一月二十七日)
(原稿篇名为《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》,郭沫若
口述。方括号中的文字为整理者张柏春加的注。)
(责任编辑 刘荣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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